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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达泸定城已是夜晚，

远远就听到大渡河轰轰的水
声。走上泸定桥，脚下微微摇
晃，透过铁索往下看，大渡河水
卷起阵阵白色浪涛。一群游人
从对岸走来，铁索剧烈晃动，
我们不得不抓住手臂粗的铁
索，一阵寒意从手底传来。

第二天一早，我们来到
泸定城内的街道上。满眼尽
是军旗军徽、红五星、22勇
士中队、飞夺泸定桥纪念碑
等图案雕塑。长征大道、开
湘路、成武路、瑞金路、遵义
路、延安路、勇士路……走

过泸定城的大街小巷，就仿

佛翻开了长征波澜壮阔的
画卷。

国庆节期间的泸定，各
大停车场停满了旅游大巴，
泸定桥上游人摩肩接踵，铁
索摇摇晃晃。游人们盯着脚
下的木板，小心翼翼地扶着
铁链往前走去。几个年轻人
兴高采烈地穿着灰色的红

军服、扛着红一方面军的军
旗，站在桥中间照相。

在 “飞夺泸定桥纪念
馆”内，我们看到一个奇特的
“雕塑”群：22根方柱子，其
中一根柱子雕刻着头像和名
字，另外4根刻了名字但没

有头像，其余的则只是光秃
秃的。

原泸定县旅游局局长邓
明前说，22根柱子代表着当

年飞夺泸定桥的22位突击队
勇士。当年，就是他们在枪林
弹雨中奋勇爬过泸定桥上的
13根铁索的。由于当时特殊的
战争环境，这22位勇士的名
字和资料都没有保存下来，泸
定人民便用这种方式来纪念

他们。其中那个刻了头像和名
字的勇士名叫刘梓华，当时是
红二连四班副班长。另外4位
有姓名的勇士分别是红二连连
长廖大珠，政治指导员王海云，
支部书记李友林和三连支部书
记李金山。多年来有关部门一

直在努力寻找这些勇士，但至
今都没有音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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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顺彝族乡志》主

编书明福告诉记者，当年帮
助红军强渡大渡河的船工，
前后有82位。随着老船工帅
士高1995年辞世，如今的石
棉，再也无人见证或亲历当
年那段峥嵘岁月。根据史料
记载，当年第一船送17位勇

士渡河的船工是帅士高、张
子云、王有刚、郑本利等人。

在书明福的带领下，记
者来到了当年护送红军渡河
的船工帅士高儿子帅希林的
家。52岁的帅希林中等身
材、硬朗。家中的墙壁上至

今还挂着毛主席的画像。
望着家门口的大渡河，

帅希林向记者讲述了从父亲
那里听来的故事：“红军渡
河的时间是1935年5月25
日。前一天，红军到达渡口
时，天色漆黑，当时老百姓

对红军有着可怕的印象，我
父亲也是这样。然而红军一
次在他家门口避雨的经历，
让这位老船工彻底改变了想
法。红军对我父亲说：‘老
板，不要怕，我们是中共工
农红军，毛主席的队伍，打

富济贫，我们一起把刘家军
（89:;<=4 !" .）打
倒。’我父亲听了这话之后
就相信了红军，并决定帮助
红军渡河。”
“第二天，天刚蒙蒙亮，

我父亲就带着红军找当地的
船工，准备渡河。当时我父亲

一共找了3个船工来。”
“当时幸亏敌营长赖执

中在岸边留下一条翘首船，
在他的力争下，国民党部队
也没有烧掉街上的房子，不
然红军渡河就没有船了！”
负责安顺场东岸防务的刘文

辉二十四军的韩槐阶营在对
岸百里布防，5月 24日，就
在韩部准备纵火焚烧安顺场
街上的房子时，川军二十四
军彝务总指挥部营长赖执中
回到他在安顺场的家，因为
安顺场街上的房子大半都是

赖执中家的，加上他认定红
军渡河会走大树堡方向，因
此坚决不让韩部烧房，双方
剑拔弩张。

赖执中承诺“红军一来
就烧房，不烧就杀我全家”，
之后他将一条准备用来逃跑

的小船留在了安顺场。但就
在当晚，红军奇袭安顺场，赖
执中没来得及烧房就翻墙而
逃，那艘小船也被红军顺利
抢下。凭借着这条船，17位
红军勇士率先强渡大渡河。

古有为训：“五月安顺不

渡河。”当年红军到达安顺场
正值汛期，摆渡必须要有熟
悉水性的船工。1935年5月
25日上午9点，帅士高和其
他 3名船工将一条载着 17
名红军将士的木船悄悄带进
了500米宽的大渡河。

帅希林说，当时大渡河
水流湍急，形成漩涡把船停
住，很危险。因为船不动的
话，就成为活靶。我父亲就和
另一船工跳下船，用肩抵住，
其他两名船工就使劲划。由于
河面较宽，水流湍急，必须先

将船拉至上游一里多路，再顺
流划到对岸渡口；返回时，同
样需先将船拉至上游，再顺流
划回，往返一次，约需一小时，
每一次可渡二三十人。后来，
有更多的船工都加入到帮助
红军渡河的队伍中。

经过7天7夜，数不清

的来回，红一军团第一师和
干部团最终顺利渡过了大渡
河。强渡成功后，帅士高随
红军赶到泸定，彭老总送给
他8块大洋。

帮助红军渡过大渡河之
后，为防国民党的报复，船

工们四处散逃，帅士高逃到
彝区成为彝人的娃子，期间
一只眼睛都被熏瞎了，直到
解放后他才回到自己的家
乡。1955年，红军强渡大渡
河 20周年时，彭德怀专门
派人接帅士高去北京参加纪

念活动……

2006年国庆节的午后，四
川省汉源县大树镇河南乡五

里牌村，80岁的邓云付坐在
家门口走廊下的一张小凳上，
看着斜对面土墙壁上的一条
标语。标语已经斑驳陆离，但
字迹仍清晰可辨，“中央军弟
兄反对官长脱落伍士兵的衣
服”、“红军是乾人自己的队

伍”。（>?@ABC@DE?F

细雨蒙蒙，在回忆往事
的时候，老人的目光有些迷离。
71年前，就在几个红军战士写
下这条标语之后，邓云付的父
亲跟随红军队伍离开了五里牌
村。一年后，邓云付的爷爷接到

儿子的一封信，信中说他已经
到甘肃，打过很多次仗了。之
后，邓云付再没有父亲的音讯。

大渡河畔的汉源县大
树镇少有人问津，历次重走
长征路的人们也鲜有来者。
1935年5月22日，红一军

团参谋长左权率二师五团
在大树堡佯渡，吸引了守卫

大渡河的敌军王泽
浚旅的注意力，保证
了主力部队强渡大渡
河成功。

从大树到河南乡
的古道崎岖难行。河南乡的
村民听说我们是来寻访红军

标语的，几位村民主动提出
为我们带路。汉源县文物管
理所所长卫洪强告诉记者，
河南乡红军标语原先有好几
处的，但由于写有标语的大
部分房屋年久失修，多已坍
塌，或者为屋主翻盖。五里牌

村的标语是目前唯一保存
下来的红军标语。

五里牌村标语墙旁，房
子主人汤文兵阿婆正在自
来水下洗菜。对于自家房
子上的红军标语，不识字的
阿婆说：“我不知道墙上写

的是什么字，但是在我懂事
的时候就知道，这些字是红
军留下的。这房子已经 73
年了，一直舍不得拆。”

10月4日傍晚，记者从
泸定向主峰海拔4950米的

夹金山进发。深夜12点，到
达硗碛藏族乡。

途经几个乡村，但都已
无人居住，被拆成一片片废
墟，路边偶尔看到工地和停着
的大卡车。凌晨一点，车子陷
在一处泥坡上再也动不了了。

抬头四望，竟看到一座细长高
大的建筑矗立在附近的一个
山包上，在夜空里尤显巍峨。
我想，这应该是我们要寻找的
纪念碑了。

次日早晨，问了工地工
人才知道，明年这里将要矗

立起一座拦河大坝，建起
“青衣江电站”，包括那座
“红军长征翻越夹金山”纪
念碑在内的藏乡硗碛都要
被淹没。不过，新建的纪念
碑已经坐落在硗碛乡金堂
河对面柳落山包上了。

沿着阶梯上到山上，
“红军长征翻越夹金山纪念
碑”的金色碑文迎面而来。

纪念碑下，一个来
自延安的工人正在辨读
着基座上的铭文，“我
们延安，有个宝塔山，毛
主席从这里走过，到了我
们那里。”这位工人笑着
说。

夹金山被当地称
作“魔山”，当地歌谣
唱：“要想越过夹金
山，除非神仙到人
间。”仅红一方面军
翻越这座雪山时，就
有约 400名红军永
远长眠在这里。

群峰巍峨雾岚
缭绕，雪水奔流汹
涌澎湃。英雄长
眠此处，伟大的
长征不朽。

!"!!!

#

!"#"$

%&'()

ÙÚÛÜÝÞß &%%

=»/�à�S�SÜá/E

"aâ�fãá���à�

È/ _¾äåæç&è)

CD/ 0éêë¬ìêí

îïðñ)� E"aòó

Qô/õö÷Fø/pùe

;aú23Üá� ûül

pýá/ þicàÿ!"

ý# '%% =»�

$% /!(&) & ) ' ')

(/ Wp��Xþ0#2

3/Ä !* )Z>*+/,-

.ÜSÜá/Ð/B0a)

1234�

|}~+�

����+�

*+,-.

¦§ë5"/26�7)89/0WXÏX`:Ã;<`

)"�� Wp��Xp¡¢=B )¥¦§� _`/¹º $%%%=

»)«¬§0¼p¥� >a?<@îAn2qBCª«¬§K/

DWp��Xþ;ß $%%VEFGH"I#BJ¦�`KK

����@��

�6����'*+U

Ö×aªGHI'JGKL

LMNOª GHIM/

0NOP !#QR%'5@S

TUV.WXY Z[\]

^_`ab cdefg3h-

ijkl@mnop3Qqb

在安顺场强渡大渡河
后，红军分作左、右纵队，分
别沿左、右两岸夹河而上，奔
袭泸定桥。1935年5月29
日，右纵队摧毁了敌兵右岸

的防线，有力支援了左纵队
夺取泸定桥。右岸之战中，尤
以石门坎之战最为惨烈。

红一军团二师五团三
营代理营长孙明（rsQG

HI）就是在石门坎战斗中
负伤的，他率部与国民党二

十四军曾子佩营作战时，一
颗“地瓜弹”落到他脚下，
孙明腿腹7处被炸伤。

孙明山老人已去世，他
的女儿孙世莲现任泸定县发

改局副局长，回忆起父亲的
经历，孙世莲的眼圈就红了。
“受伤后，父亲被抬到山

下的兴隆街上。但伤员过多，
担架不够用，父亲命令先把重
伤的战士抬走，自己打算骑
马，可是连上几次，都坐不稳，

重重地摔了下来。为了减轻
部队的压力，他请求党组织
把他留下来。在当时那种情
况下，留下就意味着死亡。”
“跟随父亲出生入死的

通讯员小郭死活要留下来照
顾父亲，父亲说，‘长征队伍

多一个人，就多一份力量，我
在这里命保不住，你不能留
下来白白陪我送死。’小郭
抱着父亲，哭着说，‘营长，
让我留下来照顾你，死我们
也要死在一起。’第一天父亲
把他赶走了，但第二天他又

回来了，父亲与他抱在一起
痛哭一场，还是逼着他离开
了。”孙世莲声音呜咽，眼泪
不停地流下来，“小郭肯定是
牺牲了，不然他一定会回来
找我父亲的。”

孙世莲说，后来兴隆镇

上一位姓杜的婆婆收下孙明
山，打算等他养好伤后，再追
赶大部队。杜婆婆找来草药为
孙明山疗伤。红军部队走后，

还乡团开始大肆搜捕红军失
散人员，杜婆婆怕出意外，一

个叫刘朝全的乾人（AtCu

E?）连夜将孙明山背出小
镇，藏到山下一个庙里。不知
是谁告了密，十几个乡丁追
踪过来，刘朝全打破窗子，背
着孙明山爬上一座山梁，潜
到一条叫银厂沟的峡谷中。

银厂沟是个木客子（v

w?）和打山子（x?）都
不敢涉足的峡谷，得攀着藤
子才下得去。沟里寒气逼人，
野兽出没。刘朝全帮孙明山
在半山崖上搭了个草窝棚，
每三四天就给孙明山送一次

饭。孙明山伤好后就在沟里
砍柴，刘朝全送饭的时候就
把柴背到山下去卖，换点玉
麦面等。有时乡丁搜查得紧，
刘朝全十天半月来不了，孙
明山就吃野菜，喝雪水。

期间，还乡团三次发现

孙明山的行踪，但都被刘朝
全转移到安全的地方。

直到抗日战争爆发，搜
捕的风声没那么紧了，刘朝全
才把孙明山接出山，那时孙明山
已经在峡谷里呆了720多天。

1978年10月16日，孙

明山去世，泸定县1000多
人参加了追悼会。老红军孙
明山在人们钦佩和不舍的目
光中，告别了他传奇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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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在泸定县勇士街李国

秀老人的家里，从窗户就能看
到泸定桥。1935年5月29日

下午，红二师四团22勇士爬着
泸定桥上的铁索往对岸冲锋的
时候，17岁的李国秀就在河西
街上，亲眼目睹了这一幕。
“那是民国二十四年，下

午三四点开始打仗。两边开
炮子，桥上的板子都坏了。”

年近90的李国秀对那天的
事情记得很清楚。“红军趴到
链子上，给打得滚下河。”老
人一边说一边叹息着摇头。

为了过桥，红军筹集木
板，李国秀把自家的门板、床
板都捐了出来。下午红军开始

进攻后，李国秀看到红军从桥
上掉下来，就跑回家告诉哥

哥，喊大家一起把家里的木板
送给红军。老人说，红军边打
边铺木板，部队攻过去后，后
来的大部队过了七天七夜。

据老人回忆，红军经过

时，衣服都很破。在红军经过
的那几天，她和姐妹们组成了
缝衣队，专门给红军战士缝衣
服。最后一天，红军断后部队
为了阻止敌人追击，将木板拆
掉，又将铁索桥的铁链锯断了
四根。一些被打散掉队的红军

过不了桥，是一对罗姓夫妻驾
着船把他们送过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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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熙熙攘攘的泸定街

头，一个穿着灰蓝色旧中山装
的老人拄着拐杖一步一拐地
走着，他低头看着路面，几乎
没有人多看他一眼。原泸定县
旅游局局长邓明前告诉我
们，这位老人叫袁炳清，是泸
定县目前惟一健在的走过长

征的老红军，家住在泸定桥
南面3公里左右的安乐坝。

在袁炳清的家中，老人
在儿子袁清贵的帮助下，断断

续续地回忆起往昔峥嵘岁月。
袁炳清回忆说，他本名

刘云生，出生于民国二年
（#%#& |），家在贵州土城。
八岁时母亲去世，父亲养不
起他，把他卖给了一个姓唐
的富人家放羊。富人家常常
打骂袁炳清，袁炳清呆了两
年半，受不了虐待就跑出去

流浪、讨饭。红军长征到土
城时，袁炳清就跟着红军，
成为一名童子军。

老人左膝盖受过伤，他
捋起裤管，膝盖处的伤疤和
变形的骨头清晰可见。老人
说，是在云南过一条河时，被

国民党飞机扔的炸弹炸伤的，
他的几个战友就在过河的时
候牺牲了。过了泸定后，袁炳
清跟随翻越雪山，经过小金，
又穿越草地，到达阿坝。“过
雪山是吃一口干粮，吃一口
雪。过草地，上灯的时候，好多

战士倒在地上，叫头痛。”
由于张国焘的分裂，袁

炳清又跟随红四方面军重
新过草地、翻雪山南下。部
队到达甘孜时，袁炳清病倒

掉队。之后，袁炳清一路讨饭
一路打听红军行踪，先后到

过拆多山、打剑炉（��）、
雅安等地。在崇州时，袁炳清
被川军24军抓作壮丁，受尽
打骂。袁炳清在上茅房的时
候翻墙逃跑，继续讨饭，寻找
部队。到了成都后，袁炳清想
可能找不到部队了，就沿途

乞讨到了泸定，经人介绍当
了上门女婿。

儿子袁清贵说，每天早
上7点多，老人就从家里出
来，走到泸定县城，再走回去。
“他天天都这样走，这是他的
长征。”但老人从来不去泸定

桥。“他是不忍再去吧，那么
多的战友都牺牲了。还有很多
游客穿着红军的军装摆出各
种样子，可能老人看着心里难
受吧。”袁清贵说。

邓明前说，长征途中，很
多红军战士掉队，被打散，

他们多靠乞讨一路寻找部
队，多数战士被国民党军队
和地主武装抓住杀害，少数
幸存下来的就在当地安了
家，默默度过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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